
一　事情正在起變化

毛澤東在決心反右派的第一個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中，突出地提出了報

紙問題：「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

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h象。」1

新聞界當然就是反右派鬥爭的一個重點。

當年新聞界的反右派鬥爭，全國最突出的，據我所知，是《新湖南報》編輯

部。《湖南省志》有如下的記載2：

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包括《湖南農民報》在內，不過一百四五十人，被打

成右派的有54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聞工作骨

幹，其中編委8人，包括原社長鄧鈞洪、原副總編輯蘇辛濤等。有的同志早

已調離報社，也調回批鬥。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

無出其右。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所作的預算：「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3，新湖南報社的實際戰績超過毛的最高估計

三倍多。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就絕對數字來說，該社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

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澤東兩次撰文批判的頭一張右派報紙《文匯報》，比

章伯鈞任社長、儲安平任總編輯的《光明日報》，比全國第一家報紙《人民日報》

所劃的右派份子都要多。

《新湖南報》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機關報。黨報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對其

幹部的政治素質要求很高。當時新湖南報的幹部隊伍，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組成

的：一部分是由李銳、朱九思率領從冀察熱遼解放區《群眾日報》南下的，絕大

多數是黨員，其中有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的老人。一部分是解放

前在長沙一些報紙工作的地下黨員。一部分是報紙初創時辦的一個新聞幹部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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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百年中國 練班的學員，李銳在一篇回憶文!說到這個訓練班：「考生都是政治素質比較好

的青年，由地下黨或其他革命組織介紹報名，錄取的100多個學員中，有不少是

黨員或外圍組織的成員。」4到1957年，他們中又有一些人入了黨，成了業務骨

幹。這樣一支幹部隊伍，怎麼會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呢？這就很值得說一說了。

分析一下，這54名右派份子，有一個黨內右派小集團，有一個黨外右派小

集團，還有不屬於這兩個集團的一些零散的右派份子。下面，就劃右派的先後

次序分別加以介紹。

二　向唐蔭蓀宣戰

1957年5月1日，各報刊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

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鎮反肅

反那些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風細雨」，提出了「恰如

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原則，並且規定：「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

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

大會，或者鬥爭大會。」還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幾天之後，新湖南報總編輯官健平在全社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宣布報社開

始整風，號召全體人員向報社領導提意見，反對三個主義。內容大體上就是按

照中央指示說的。動員大會之後，即分小組開會座談，向領導提意見了。

那時，《人民日報》逐日詳細報導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

的發言，新湖南報社的座談會也從這些報導中受到啟發，一些人學�說他們說

的那些話，例如外行領導內行之類。在這一方面，他們對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

評，說他對報紙業務一不懂二不鑽，外行得很。徐鑄成在〈「牆」是能夠拆掉的〉

一文中，說《文匯報》的一位黨員副總編輯「有一套本事，能夠把通的文章改成不

通」5，這話在新湖南報社引起了共鳴，一些人說，官健平所有的，正是這樣一

套本事。

在新湖南報社各小組的座談會上，一些肅反對象訴說自己在肅反運動中受

的委屈；也有人慷慨激昂地質問（還拍了桌子）：「為甚麼原副總編輯鄧鈞洪調離

報社的時候借支的公款不要歸還，而我的借支卻每月都要扣還？」還有人提出在

幹部的提拔和使用上有宗派主義，厚待了誰，又虧待了誰。如此等等。

這樣的小組討論延續了兩三個星期吧，也就冷了下來，小組會也不再開。

大家並沒有感覺甚麼異樣，以為要說的話都說過了，也不必多開會了吧。現在

想來，冷下來的原因是毛澤東那篇秘密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已經下達，要將

整風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了。人事科也忙起來，晚上都加班，有人議論這事，不

知道是為甚麼。事後想來，當是為反右派鬥爭作準備吧。

6月8日一早起來，人們吃驚地在報上看到《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

麼？〉，過兩天，又是社論〈工人說話了〉。大家知道，風雲突變了，反右派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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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新湖南報》在版面上當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省

內外的反右派鬥爭。至於報社內部，一時卻頗為沉悶，不見動靜。官健平在黨

支部會上作了反右派的動員，號召共產黨員起來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至

於他有沒有在包括黨外幹部的全社大會上也作了這樣的動員，我就不記得了。

新湖南報反出來的第一個右派份子是唐蔭蓀，大約是7月8日，黑板報的大

字標題是〈向唐蔭蓀宣戰〉。當時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沒有想到第一

個會是他，很覺意外。他很文靜，工作努力，人緣也好，以前也沒有受過甚麼

批評。整風鳴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躍，發言也比他更尖銳、更刺激，這些

人都還沒有被劃成右派，為甚麼第一名右派是他呢？

現在想來，就不難明白了。唐蔭蓀當然應該是新湖南報社的第一名右派份

子，因為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他上大學的時候，不滿國民黨的統治，想

找共產黨，找不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他自以為是冒�危險參加革命，

沒有想到幾年之後這卻成了他受打擊的一個原因。反右派鬥爭的主要鋒芒就是

針對民盟的。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七一」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

向應當批判〉中宣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

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

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6這!

說的「章羅同盟」，即「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

毛澤東有這樣用簡稱的習慣，例如他把楊得志、羅瑞卿、耿飆統率的華北野戰

軍第二兵團稱為「楊羅耿兵團」7。黨報原是不讓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的，但唐蔭

蓀是解放前參加民盟，後來考入新聞幹部訓練班，到新湖南報工作，參加了青

年團，卻還保留了盟員身分。他是新湖南報社唯一的民主黨派成員。《新湖南

報》的反右派報導中說：「唐蔭蓀就是民盟右派集團安放在本報的坐探。」8反右

派鬥爭拿他來祭旗，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1957年春天，唐蔭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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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 唐蔭蓀最主要的一項右派罪行，是籌辦同人報。當時報上宣布，他、鍾叔

河、鄭昌壬、李長恭、朱純五人，是一個籌辦同人報的右派小集團：「在大鳴大

放中，民盟右派集團為了與黨分庭抗禮，籠絡知識份子，辦報的雄心勃勃。因

此，他們之間很快地結合起來，共同密謀開辦同人報。」9

民盟湖南省委原來是有一張對開日報的。1949年8月5日長沙解放，7日，由

民盟湖南省委宣傳部長楊伯峻任社長的《民主報》在長沙出刊，總主筆杜邁之，

該報有王西彥主編的「新文學」，楊榮國主編的「新知識」等等專刊。這張報紙從

創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壓力。一次因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

《新湖南報》讀者服務欄刊出的眾多讀者投書的圍攻。該報又無固定財源，向銀

行貸了幾次款，終於無法維持，於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員星散。楊伯峻從

此潛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漢語的著名學者。一些編輯記者，如朱純和後來也成

了右派份子的嚴伯嘉等，就調到新湖南報來了。

整風鳴放初期，譚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評了《新湖南報》，說是「死人辦死

報」，還說每個省可以辦兩個報紙，一個黨外辦，唱對台戲。其實這些都不是譚

本人的意見。「死人辦報」是毛澤東罵鄧拓的話，表示了他對《人民日報》對鳴放

報導不力的不滿。辦兩個報唱對台戲，是4月間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開會時毛

澤東的插話。譚震林的這些話傳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書長杜邁之的耳朵!，儘

管他不知道這是轉述毛澤東的意思，就是譚震林的意見，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已

經夠權威了。這個信息使杜邁之十分興奮，於是躍躍欲試，想重新辦起一張報

紙來。唐蔭蓀是盟員，朱純是《民主報》的老人，鍾叔河是朱純的丈夫，再邀了

李長恭、鄭昌壬兩個。這五個人就成了「一個與民盟右派集團有密切聯繫」的小

集團，他們是要辦「一張湖南的《文匯報》——在民盟右派集團領導下的反共、反

人民的同人報」bk。

事實上，像經濟來源、社址這些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都沒有涉及到，不過

是有此意願，有些談論，也就足夠劃為右派了。

對這個小集團的最後處理，唐蔭蓀的處分最輕，是監督勞動，其他4人都是

勞動教養。由此也可見唐被列為小集團之首，完全是因為他的民盟盟員身分。

三　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爭論

在反出這個黨外右派小集團之後不久，新湖南報又反出了一個黨內右派小

集團。這個小集團共20餘人，約佔全社右派份子半數。其中包括鄧鈞洪、蘇辛

濤兩位副總編輯以及傅白蘆、蔡克誠、柏原、李冰封、張雨林、袁家式6位編

委，此外多是各報導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層幹部，業務骨幹可說是一網打盡。

所以會發生這事，有一個背景，就是在1956年編委會內部有過一場「關於改

進報紙工作的爭論」。事情得從1955年說起。原來主持全面工作的副總編輯鄧鈞

洪調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

南報總編輯。此人對報紙業務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報紙版面充斥�每年

周而復始的農事活動的報導：春耕、積肥、抗旱、防汛⋯⋯。省委和業務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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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送來的那些工作指示、總結報告等等，他全都登在報上。多數編委認為報

紙不能這樣辦，提出要從報紙的特點出發，要把報紙辦得豐富多彩，讀者才願

意看。於是，在編委會內，以官健平和秘書長孟樹德為一方，蘇辛濤和其他幾

個編委為另一方，就此展開了爭論。

爭論的情況，《湖南省志》有簡略的記載bl：

1956年3月一組關於農業社包工定額的經驗介紹加劇了上述兩種意見的對

立。這組報導共9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長沙縣合心農業社進行分季分級

定額的作法〉一文，長一萬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額表」佔一半以

上，將169項農活，按春夏秋冬分四季和副業，分為1-7級，定出工分標準，

全部是繁瑣的數字。文章透露，定額公布後，「社員顧慮很多」，但報紙卻

當作樣板向全省推薦。不久，編輯部內部舉辦改進報紙工作展覽會，把這篇

文章當作反面典型，並加了批語：「究竟是內部刊物，還是黨報？竟用如此大

的篇幅來刊登只供少數人閱看的東西！何況在此以前已登過不少類似的了。

難怪人們說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詞，出自胡喬木〈短些、再短些〉一

文，本是形容文章過長，浪費了報紙的篇幅。有人卻指責說：「最露骨的是把

合心鄉的經驗當作惡霸大地主。⋯⋯省委書記和農村工作部長作了廣播，要

在全省推廣。如果我們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機關報嗎？」

胡喬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經編印在新湖南報社的業務學習材料!，

其中「大地主」不過是形容那些佔據大塊版面的長文章。在爭論中，孟樹德就加

以曲解，說是把省委交來發表的文章看做應該打倒的惡霸地主。這就已經是反

右派鬥爭中大批判的先聲了。

這場爭論持續了半年，雙方互不相讓，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在蘇辛濤等人

一方，多是老報人，有辦報經驗，又有《人民日報》改版報告等等文件作依據，

以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論他們怎麼說得頭頭是道，可就是無法說服官健

平。原來，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過是省委那一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派駐

報社的代理人罷了。那位領導人就是因為原來報紙沒有能夠按照他的意圖去

辦，十分不滿，才調開鄧鈞洪，派官健平來。官健平來的任務就是改造報紙，

就是要把報紙辦得符合那一位領導人的要求。在爭論中，不是有人提出了要從

報紙的特點出發嗎，官健平說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圖就是報紙的特點。」假

如官健平向多數編委的意見讓步，同意從報紙的特點出發，那他就是個不稱職

的代理人，也就不會讓他留在總編輯的坐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認為，是省委偏聽

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報的情況，希望省委能下來聽取爭論雙

方的意見。不過也有人感覺到了，說：「省委實際上是報社爭論中的一方。」

鄧鈞洪在多年之後寫的〈追記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一文中說bm：

在歷時半年的爭論中，這位省委領導大發雷霆，在與周小舟同車時，發牢

騷說：「新湖南報的知識份子要反對我，你看怎麼辦？」周小舟沒有表態，

而是主張把爭論繼續下去，並一再鼓勵我們：「真理越辯越明。」

胡喬木的〈短些、再

短些〉一文中所講的

「大地主」，不過是形

容那些佔據大塊版面

的長文章。在爭論

中，孟樹德就加以曲

解，說是把省委交來

發表的文章看做應該

打倒的惡霸地主。官

健平說：「省委的意

圖 就 是 報 紙 的 特

點。」這就已經是反

右派鬥爭中大批判的

先聲了。



40 百年中國 鄧鈞洪在這!透露了一個事實，即這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同省委第一書記

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個溫和的人，對反右派鬥爭，特別是對新湖南報

社的反右派鬥爭，實際上是不以為然的。《周小舟傳》中含蓄地反映了這

一點bn：

此時，湖南的反右派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機關

「千軍萬馬反擊右派，戰果輝煌，捷報頻傳」，「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

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對於反右擴大化的問題，周小舟雖

然已有察覺，並持保留態度，但大局已成，他也無能為力。在他非常熟悉

的《湖南日報》編輯部，由於1956年3月的一場關於辦報方針問題的爭論，竟

然在1957年至1958年，製造了一個全國僅有的特大的「反黨右派集團」，幾

乎一網打盡了勇於堅持正確辦報方針和中央及省委關於改進報紙工作決議

的全部業務骨幹。此時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進退失據。他覺得眼前的

現實，和他過去聆聽的毛主席的教誨是如此不相協調。難道說，一夜之

間，這些多年共事的戰友就變成了蔣介石或納吉麼？他憂心如焚，難以自

解⋯⋯

納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擁戴為總理，事件平息後被處死。這!為甚麼提到

納吉呢？因那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說：「報社的問題，匈牙利問題，是一碼

事。」

1957年3月，蘇辛濤到北京出席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聽了毛澤

東的講話，還聽了毛在2月底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

的錄音。在座談會上，毛表揚了《文匯報》，說它辦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

類，他也愛看。鄧拓在會上作了發言，蘇辛濤覺得，其中對經驗技術的宣傳甚

至比他自己還要厭惡得多。所有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新湖南報》的反右派

報導中說bo：

今年3月，蘇辛濤從北京參加中央宣傳會議歸來，和其他右派份子一樣，自

以為給他的反動論點找到了甚麼「根據」，剛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對小集

團的成員及別的同志說：「我們的問題在北京解決了。」他以「勝利者」的姿

態鼓勵傅白蘆、蔡克誠等重整旗鼓，向黨進攻。

蘇辛濤的興奮並沒有多久，整風便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他和那些主張改進

報紙的編委，以及贊同他們意見的中層骨幹，被打成一個黨內右派小集團。他

們的主張被宣布為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已調離報社的鄧鈞洪、李冰封，正在中

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學習的柏原，都調回報社批鬥，劃為右派份子。

反右派鬥爭一舉摧毀了新湖南報編委會，省委另派了楊大治來任副總編

輯，胡開駉、梁中夫來任編委。另外還從其他單位抽調了一批人員來任編輯記

者，這樣才維持了報紙的連續出版。可以附帶提一句：這楊大治和梁中夫到

1959年又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1957年湖南的反右派

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

段，到 9 月上半月

止，省直機關「千軍

萬馬反擊右派，戰果

輝煌，捷報頻傳」，

「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

增加三倍多，黨內右

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

多」。《湖南日報》編

輯部製造了一個全國

僅有的特大的「反黨

右派集團」，幾乎一

網打盡了勇於堅持正

確辦報方針的全部業

務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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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兩個右派小集團之外，新湖南報還劃了一批零散的右派份子。其

中有一些是1955年的肅反對象，他們是在整風鳴放中對肅反運動提了意見，才

被劃為右派的。在肅反運動中，新湖南報立案審查的有十餘人。他們之中，有

的人，像朱正和鍾叔河，在政治歷史上毫無問題，有的即使有甚麼問題，也並

不是在肅反運動中查明的，而是相反，都是因為自己早已交代了這些問題才被

列為肅反對象。這些人被內查外調、檢舉坦白、批判鬥爭，折騰了大約一年。

其中三人還被宣布逮捕法辦，捉到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到運動結束時才放回報

社來。結果並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份子。後來他們（包括「逮捕法辦」的）多已享

受離休老幹部待遇了。

這些人，自己本沒有甚麼問題，或者沒有隱瞞甚麼問題，卻被列為肅反對

象，平白無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鬥，不免有些怨氣。整風運動開始，

號召向領導提意見，於是有些肅反對象就把這問題提出來，要求「給一個說

法」。這些人就都被劃成右派份子了。按《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規定：「攻擊肅

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的，「應劃為右派份子」。新湖南報的54名右派份子中，有

諶震、鄒今鐸、蕭湘、周艾從、朱正、鍾叔河等9人是肅反對象。中右份子有兩

人是肅反對象。還有一人原在新湖南報被列為肅反對象，肅反後調湖南工人

報，由湖南省總工會劃為右派。

四　右派份子的下場

新湖南報（包括湖南農民報）的54名右派份子中，最早自殺的是黃德瑜。在

一次批鬥他的鬥爭會之後，他只穿�短褲和拖鞋出走，從此就失蹤了。當時曾

多方尋找，都沒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報一些右派份子鬧翻案的時候，

1979年全面解決右派份子問題的時候，他都沒有出現，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

些年黃德瑜的兒子找到報社來，報社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1958年4月底，報社開大會，宣布對右派份子的處分。據前引鄧鈞洪的文章

說：「12人被送勞動教養、11人被監督勞動，其餘均受到開除公職、開除黨團籍

和撤職降級的各種處分。⋯⋯不少人妻離子散，有的迫於生計，只好流落街

頭，靠拖板車為生。」bp

在農村監督勞動中自殺的，有歐陽楠。

1960年，在長沙新生電機廠勞動教養的李長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

子餓了，想把次日的早餐換成當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說要請示事務長，李長

恭就去敲事務長的門。結果飯沒有吃到，卻被定性為企圖利用糧食困難製造的

反革命暴亂，被判刑12年，跟在後面也想吃餐飯的周艾從判管制3年。李長恭在

坪塘新生水泥廠服刑，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宣布是該廠的「三家村」成員，予

以批鬥，他很覺厭倦，就跳崖自殺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報的一些右派份子起來大搞翻案活動。當年反右很

起勁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唐麟，此時卻成為翻案的積極支持者了。他甚至

說：「支持不支持新湖南報受迫害同志的正義行動，是擁護不擁護毛主席革命路

1958年4月底，新湖

南報社開大會，宣布

對5 4名右派份子的

處分：12人被送勞動

教養、11人被監督勞

動，其餘開除公職、

開除黨團籍和撤職

降級。不少人妻離子

散，有的迫於生計，

只好流落街頭，靠拖

板車為生。1979年，

當年新湖南報所劃的

右派份子陸續宣布改

正，包括判了死刑、

判了徒刑的在內，沒

有一個沒改正的。



42 百年中國 線的試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並未得手。而且他本人

也自顧不暇，不久也就跳樓自殺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價。蔡克誠被報社的造反組織「紅色新聞兵」抓去，在關

押中忍受不了毆打凌辱，自殺身亡。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20年，關了4年多才改

為免予刑事處分，放了出來。

劉鳳翔也是翻案活動的參加者，他在1969年被判刑15年，到1970年4月4日

就以反革命集團罪被槍決了。到1985年他才獲徹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復其黨

籍，恢復一切政治名譽。

此外，還有諶震、蕭湘、鍾叔河、藍崗、朱正等人先後被判了刑期長短不

一的徒刑。

1979年，當年新湖南報所劃的右派份子陸續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

了徒刑的在內，沒有一個沒改正的。一部分由報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後再介紹

到別的文化教育機構去，繼續從事專業工作。到1983年，也有幾個人做了官：

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傅白蘆做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日

報社長，李冰封做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省出版局長，張式軍做了中共湖

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其妻羅光裳做了湖南省婦女聯合會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

日報副總編輯，楊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長。只是年紀都老了，現已全部離職

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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